
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 　孙才新

Sun Caixin

孙才新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专家 。 １９４４
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出生 ，重庆垫江人 。 １９６９ 年毕业
于重庆大学 。 重庆大学副校长 、教授 ，高电压与
电工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。 从事高电
压与绝缘及故障诊断技术研究 ，在电气外绝缘 、
电气设备在线监测及故障诊断 、高电压技术在
生物医学工程中应用等方面作出了创造性的成

就 。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、三等奖 ，国家级
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１２ 项 。
获发明专利 ３ 项 。出版专著 ４ 部 、译著 ２ 部 ，发
表论文 ２８０ 余篇 。 ２００３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
院士 。

１９４４年瑞雪纷飞的隆冬 ，我诞生在渝东北
三县交界的垫江鹤游坪 。 童年对故乡“蓝天白
鹤遨游 ，地上棋盘为石”境色的迷恋至今流连忘
返 ！ 在长 ９０里 、宽 ３０里的深丘坪地上 ，遗留至
今的石垒寨墙和 １０８ 个大小寨门 ，以及分州衙
门岩壁上“气死不告状 、饿死不当贼”的斗大石
刻 ，是故乡历尽沧桑和农家勤劳倔强的写照 。
我的父母在贫穷中为养家糊口而苦苦挣扎 ，把
改变贫困生活的梦想全部寄托在四个儿子身

上 ，按照家谱“才”字辈 ，给我们四兄弟取名为
“正 、高 、新 、诗” ，希望我们成为有用的人 ，期待
着家境的振新 。 然而 ，到 １９５０ 年解放军进军大
西南时 ，全家仍一贫如洗 ，父亲毅然参加了迎接

解放的共产党外围地下组织 ，并任解放后的村
农会主席 ，以破庙办起了全村农民翻身作主后
的初级小学 。

从我家到初小 、高小 、初中 、高中四所学校
的乡村小路 ，虽然今天已经变成现代水泥公路 ，
但当年我赤脚求学的足迹仍历历在目 ：在雨雪
交加的寒冬腊月 ，穿着母亲为我无数次补丁的
旧棉衣 ，赤脚走到初小学校旁的溪沟中 ，先让潺
潺流水把冻僵的双脚洗净 ，才穿上母亲缝制的
粗布旧鞋走进教室 ；小学六年从未有过午餐 ，因
此上高小的路程虽然只有 １０ 余里 ，但每天放学
回家那种饥肠辘辘 、路途似乎遥远的滋味至今
犹在 ；初中正值“大跃进”年代 ，全校师生不是扛
木材到离学校 １００ 余里的土法炼钢厂就是去附
近的生产队割麦插秧 ，而那时又遇连续三年天
旱 ，农村户户几近绝粮 ，国家给初中学生的配粮
标准也不断减少 ，母亲却悄悄地把储藏的红薯
和咸菜留作我回家补充营养 ；１９６１ 年 ，我与弟
弟同时考上县重点中学的高中和初中部 ，但农
村学生却要自带口粮 ，因此我和弟弟每月至少
要饱尝一次肩挑背扛走 １００ 余里山路的痛苦 ！
虽然从初小到高中的“肚皮官司”不堪回首 ，但
练就了我吃苦耐劳的本能 ；虽然身处生活逆境 ，
反而增强了我求学求知的动力 。 高考前夕 ，高
中校长以党组织的名义一再要我考北京的名

校 ，但我不忍全家为我读书再过度操劳 ，报考了
离家最近的重庆大学电机系为第一志愿 ，从而
我与重大结下了不解之缘 。

重大不仅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和“耐劳苦 、尚
俭朴 、勤学业 、爱国家”的悠久历史传统 ，而且
“陪都”提升了知名度 ，云集了一批知名的学者 ，
电机系更有一流的师长 ，并以治学严谨著称 。
从僻静的农村初到繁华的山城和宁静的校园 ，
最让我开心的是当时每月 １２畅 ５ 元的全额助学
金 ！ 不仅不再为三餐发愁 ，而且减轻了父母负
重 。 尽管山城盛夏如火炉 、秋冬浓雾缭绕 ，但除
了上课 ，早上冷水沐浴后长跑 ，晚饭前打篮球 ，
星期天泡图书馆是我毫不厌倦的作息规律 。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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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充沛与学习刻苦使得我每门课程学习得心应

手 。 正当大学之春生机盎然时 ，校园碧波荡漾
的民主湖掀起了惊涛骇浪 ！ １９６６ 年春 ，全年级
学生到野战军当兵锻炼两个月后 ，全国开始了
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 ，大学“停课闹革命” ，
学生却成了“造反派” ；在“文攻武卫”的硝烟中 ，
“工人阶级宣传队”开进学校占领“上层建筑”对
大学生进行再教育 ，并开始“复课闹革命” ；当我
们如饥似渴地力图追回流失的大好学习时光

时 ，１９６９ 年 ５ 月 ，铁道兵的专列又把我们全年
级学生运到金沙江畔的成昆铁路修建工地 ，接
受一年再教育并等待分配 。 １９７０ 年 ４ 月 ，“‘老
九’不能走 、大学还是要办”的春风改变了我执
意到工厂的分配志愿 ，在彷徨中从洒满汗水的
深山峡谷铁路工地走上了大学教师之路 。

回到学校被分到机关工作后 ，时逢首届工
农兵大学生即将入学 ，在“文革”中“牛鬼蛇神”
最多的物理教研室老师以我物理成绩好为由 ，
给了我从教的机遇 。 在当时一批非常优秀和德
高望重的老师指导下 ，我系统地阅读了大量物
理学教材和专著 ，在理论和实验能力上受到了
很好的培养 ，师道的第一步令我终生受益 。
１９７４ 年秋 ，当时名师不少 、中年教师在学术上
异常活跃的电力教研室又以专业基础课成绩不

错和无年青教师带实习为由 ，将我从物理学海
洋中捞走 。 每任一门专业课的辅助 ，总是先专
心听讲 ，然后阅读相关的多种参考书才去给学
生上辅导课 ；每带一次毕业设计 ，总是潜心与学
生一起去亲手完成 ；为了增强实践经验 ，总是主
动承担带艰苦的生产实习 。 虽然在电力系统及
自动化专业既当助教又当学生历尽艰辛 ，但师
道的第二步实实在在圆了我高考时志愿选择

的梦 。
１９７８ 年 ，重大创办高电压技术专业 ，我被

派到西安交大进修 ，虽再次重蹈学生与助教兼
容的苦海 ，但从讲课 、实验到科研的能力都受到
了系统培养 ，师道的第三步是改变我人生的关
键 ！ 在有幸相继破格晋升副教授和教授后 ，

１９８９ 年秋天被公派到苏联著名的列宁格勒工
业大学访问研究一年 ，更为幸运的是由我的恩
师顾乐观教授攻读副博士时的导师 、著名的高
电压技术专家 、副校长阿列克山德洛夫院士亲
自担任我的指导老师 ，直接参与他领导的特高
压输电外绝缘和超高压交流紧凑型输电技术的

研究 ，他不断创新的学术思想和不知疲倦的工
作精神对我影响至深至酷 。

从创办专业起 ，我们一直坚持走“产 、学 、
研”结合 、快速提高办学水平的道路 。 在学校经
费投入十分有限的困难条件下 ，依靠自己承担
的科研课题费投入和企业的支持 ，我带领团队
建成了在国内外都具有显著特色的高电压与电

工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；围绕国家重大需
求和“西电东送 、南北互供 、全国联网”的电力发
展战略 ，注重开拓与交叉融合 ，不仅在复杂环境
中的外绝缘 、电气设备在线监测及故障诊断 、脉
冲功率技术在生物医学中应用等研究领域取得

了可喜的成果 ，而且更为难得的是在艰苦创业
中自然形成了催人奋进的和谐创新团队 ，展现
出创造强势的活力和后劲 。 在从师 ３０ 余年中 ，
我没有任何节假日 ，也没有星期天 ，常常是在实
验室工作到深夜 。 １９９６ 年从一直在科研 、教学
第一线工作的普通教师走马上任系主任 ，１９９７
年被任命为分管财务 、人事 、离退休工作的校长
助理并于 １９９８ 年任副校长 ，相继还分管过审
计 、科技产业 、科研工作 。 从担任学校管理工作
起 ，直到 ２００４ 年底离任 ，每天的生活轨迹由原
来的家 、实验室变成了家 、校办 、实验室 ，虽然白
天的时间全部奉献给了行政管理工作 ，但每周
到实验室工作的时间却超过 ４０ 小时 。 八年的
“双肩挑”虽然倍加辛苦 ，但高电压与绝缘技术
学科建设跨入国内前列的振奋 、学校财政很快
从负债运行步入良性循环的喜悦 、同舟共济的
机关同事对与我共同奋斗时光的依恋 ，常使我
乐趣无穷 。当然 ，既要献身于学术又要对学校
党政委任的管理工作尽责开拓 ，就没有权利再
像普通教师一样生活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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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夫人吴绍琪 ，生于上海 ，长于雾山城 ，
曾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和教师生涯丰富了我们

的共同话题 ；恢复高考后她从工厂考入西南师
范大学时 ，时逢我到西交大进修 ，她狠心把不到
１岁的爱子智勇交给从“牛栏”“解放”后恢复工
作的父母照看 。 大学毕业分到重大后 ，她除了
繁忙的行政和教学工作外 ，还要为小家和远在
故乡的父亲及大家庭操劳 。 在我任副校长后 ，
她主动辞去校学生工作部副部长职务 ，到贸易
与行政学院当普通教师 ，不仅默默地承担孩子
的教育 ，而且倾心支持我的工作 ；凭自身的不懈
努力 ，不仅晋升教授 ，而且被学生评为全校讲课
最受欢迎的十佳教师之一 。 直到孩子工作并考
上博士生和我从学校管理岗位退下后 ，晚饭后
我们才终于忙中抽空可以在民主湖畔悠闲

散步 ！
令我永久遗憾的是 ，生我养我的慈母在我

大学毕业前就因劳累成疾而早逝 ，未能尽赡养
之责 ，深感内疚 ！

进入 ２１ 世纪后 ，我倾力对团队的年轻人从
学术 、师德 、管理能力等不同层面进行培养和扶
植 ，让他们担纲我辛苦创建的研究方向的学术
带头人 ，并竭力推荐学术与管理能力都较强的
年轻人走上“双肩挑”岗位 ；为了发挥年轻人的
创新思想 ，而今我对实验室建设和学科发展不
再轻易发表意见 ，而着力为年轻人开拓新的研
究方向鸣锣开道 。 看到团队中年轻人职称和职
务的晋升并没有各自为阵 ，反而使团队坚如磐
石 ，我又欣然踏上了我一直追求的团队特殊
风格的艰难征途 ，把远大的学术抱负和追求
利润紧密结合 ，将科研成果产业化 ，打造为学
科建设再上新台阶和团队持续稳定发展的坚

实平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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